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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桑梓，龐虎 - 從佛系到躺平 

 

論青年的躺而不平。 

2017年，「佛系」一詞逐漸在青年群體中流行，並成為描述部分青年生活態度的重要文化符

號。所謂「佛系青年」，主要是指在面對社會競爭與世俗價值追求時，傾向於保持平和、順

其自然的心態，不刻意追逐特定目標，也不過分執著於結果的青年群體。 

 

2021年，「躺平」一詞在各類媒體平台上迅速傳播，並逐步融入青年群體的日常交流，由此

形成了「躺平青年」這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與「佛系」所強調的淡然心態相比，「躺

平」更多地體現出青年對現實處境的接納，以及對個人發展前景和社會流動空間的消極預期

。部分青年在感受到競爭壓力與發展限制後，選擇降低對傳統成功目標的追求，以相對消極

或退守的方式回應外部社會規範所帶來的壓力，並藉此表達對主流價值觀及既有競爭秩序的

不認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經歷了持續而深刻的轉型。過去相對集中且具有較強同質性的

社會結構，逐步轉向資源配置、社會地位、發展機會及利益分布更加多元的結構形態。伴隨

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遷，青年群體的主體意識逐漸增強，開始更加關注自身的生存狀態、社會

位置及發展可能性，並通過多種方式表達個人訴求與價值判斷。由此，青年群體的社會面貌

與精神特徵呈現出日益多元化的趨勢，其內在心理與行為取向也逐漸展現出更加鮮明的時代

特徵。 

 

長期以來，「成功」「奮鬥」與「勤奮」等概念構成了主流社會對青年群體進行評價和描述

的重要標準。然而，隨著青年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的不斷分化，這些以外部評價為主導的文

化標籤，已難以全面呈現青年群體複雜多樣的社會心態，也未必能夠充分回應當代社會快速

變遷所帶來的新問題。在傳統教育與社會評價體系中，青年往往處於相對被動的位置，其形

象塑造及話語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者和其他權威主體的影響。這種由外部視角主導的

青年描述方式，容易將社會對青年應然狀態的期待等同於青年自身的真實感受，進而造成對

青年群體認知的偏差。 

 

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與媒介傳播環境的變化，傳統主體對資訊傳播及話語表達的控制能力有

所減弱，青年群體獲得了更多參與公共討論和建構自身形象的機會。在此背景下，青年開始

借助「佛系」「躺平」等亞文化符號表達個人立場、傳遞情緒體驗，並尋求群體間的情感共

鳴。亞文化*不僅成為青年確認自我身份、建立群體歸屬感的重要途徑，也為其重新理解自身

社會位置、表達現實困境及回應主流文化提供了新的空間。因此，青年亞文化的興起既反映

了青年主體意識的增強，也折射出社會轉型過程中青年群體價值觀念與社會心態的深刻變化

。 

 



青年躺平：理解比批評重要，支持比干預有效 

 

青年「躺平」並不一定意味著真正放棄人生。有些青年以悲觀、消極、被動，甚至偏激的態

度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希望藉此引起社會關注，揭露教育競爭、就業壓力、生活成本及社會

流動困難等問題所帶來的沉重負擔。 

 

從這個角度看，「躺平」不僅是一種個人生活態度，也可能是一種亞文化認同。青年透過共

同的語言、情緒和價值觀，尋找同伴的理解，重新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以應對個人難以改

變的社會環境。 

 

因此，面對青年「躺而不平」的現象，社會不應急於批評，更不應簡單地把它視為懶惰、不

負責任或缺乏上進心，而應理解其背後真正的訴求。 

 

首先，社會需要建立平等的溝通機制，讓青年有機會表達不滿，讓他們的困難得到正視。其

次，思想引導應建立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而不是單方面要求青年積極進取。再者，社會

應接納「躺平」作為一種亞文化表達的合理性，避免將不同的生活選擇一概視為負面現象。 

 

躺平有時是為了重新站起來，暫時停下腳步，也可能是為了走得更遠。 當然，這並不代表每

一個躺平者都必然重新奮起，而是說，社會應容許青年有調整身心、重新思考人生方向的空

間。只要沒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也沒有放棄應有的責任，就無需對其生活態度過度干預。 

 

我鄰居的一段經歷，正好為這個觀點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我的鄰居是一位精明而熱心的人。她得知一位中國親戚的年輕兒子不願與家人溝通，整天把

自己關在房間裡玩手機，母親為兒子的前途十分焦急，於是與我的鄰居商量，希望她擔任照

顧者，協助安排兒子到澳洲悉尼升讀大學。 

 

鄰居答應幫忙，但她的安排並不是包辦一切，而是只負責飲食，不提供住宿。她每星期煮好

一星期的食物，送給這名青年。青年吃完後，再通知她補充食物。即使附近有不少商店，他

仍然依賴這種安排。 

 

起初，青年到鄰居家中作客時，幾乎只顧著看手機，不願與鄰居及其家人交談。從外在表現

來看，他似乎仍然封閉、被動，對周圍的人和事缺乏興趣。 

 

然而，鄰居沒有因此責罵他，也沒有強迫他立即改變，而是在能力範圍內提供實際支持，讓

他有機會在新的環境中生活和學習。 

 

四年後，這名青年完成了大學傳媒系的學業，整個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轉變。他返回中國

，並成功找到一份傳媒工作。 

 

這段經歷令人深思。 



 

一個曾經不願與人溝通、整天沉迷手機的青年，並非必然永遠停留在原來的狀態。環境的改

變、教育的機會、生活的歷練，以及他人適度而持續的支持，都可能為他帶來轉機。 

 

當然，我們不能單憑一個個案，就認定所有躺平青年只要換個環境便能改變。但這個故事至

少提醒我們：不要因為青年當下的消極表現，就過早斷定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更不要把一時

的沉寂視為終身的失敗。 

 

鄰居的做法也值得思考。她沒有替青年解決所有問題，而是在提供基本支持的同時，讓他有

機會承擔自己的生活，逐步適應新的環境。這種做法既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強勢干預，而

是在關懷與自主之間尋找平衡。 

 

對於青年躺平現象，社會同樣需要這種態度。一方面，必須正視競爭壓力、就業困難及社會

不公平等現實問題，改善青年所處的客觀環境；另一方面，也應提供教育、就業、心理支持

及社會參與的機會，讓青年在感到無力時，仍然看得到重新出發的可能。 

 

歸根結底，青年需要的未必是更多說教，而是有人願意聆聽他們的聲音，理解他們的處境，

並在適當的時候伸出援手。 

 

真正有效的引導，不是強迫青年立即站起來，而是讓他們在有尊嚴、有選擇、有支持的環境

中，重新找到站起來的理由。  

 

* 亞文化（Subculture），簡單來說，就是在一個較大的社會或主流文化之中，一群人發展

出來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 

這群人可能有共同的興趣、價值觀、穿衣風格、音樂喜好、生活方式，甚至有一套自己認同

的語言和規則。 

 

 


